
!"#$

!"#$%&'()*+,-./0 !"123456789#$$%%&&&''#(#))*+,

2010年7月29日 星期四 统筹 李枚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王阳 版式 刘怡辰

A35
独家连载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侯卫东无意中抓住救命稻草
中午庆祝，在秦大江家里。
划拳、喝酒、粗话，不知不觉中，十斤

一罐的蛇酒被一扫而空。厕所里，除了
臭味，更有一股刺鼻的酒味。

醒来之时，已是满天星斗。侯卫东
昏头昏脑地坐在床上，半天没有反应过
来身在何处。摸着黑走到喝酒的堂屋，
点着一盏昏暗的灯光，秦家堂客坐在桌
前打瞌睡。

秦家堂客从梦中惊醒，看到侯卫东，
道：“侯干部，你们今天喝好多，秦大江现
在还没有睡醒。我给你们两人煮了一锅
红苕稀饭，快来喝。”

侯卫东此时头欲炸开一般，肚子里
面的东西早就吐得差不多了。端起红苕
稀饭，吃着咸菜，味道十分鲜美。

第二天，侯卫东就被狗叫声惊醒
了。天未大亮，水田上有薄雾，远处是隐
隐的树木，他走到水塘边，就见秦家堂客
从猪圈出来。

“嫂子，这么早就起来了，怎么没有
见到小孩。”秦家屋里堂客道：“我有三个
小孩，二个儿娃子，一个女娃，都到广东
打工去了。”侯卫东不由得想起了何红富
的话，随口道：“上青林山没有公路，真是
制约发展。”秦大江红肿着眼睛走了出

来，接口道:“前几年上青林乡还想着修
路，现在看来更没有希望了。”

侯卫东心中一动，“我是青林工作组
副组长，若是能组织起来把路修好，说不
定能引起领导的重视。”就道：“秦书记，
俗话说，无路不富，上青林的发展太慢
了，就和 20世纪 80年代初没有什么区
别，我看症结就在这公路上。”

“青林镇发展重点在下青林乡，修路
不是何年何月的事情。”秦大江书记站在
鱼塘边，随手扯了一把草，丢在水中，又
道：“上青林山上资源很是丰富，一是茶
叶，二是煤炭，三是石头。”青林茶叶很有
名气，煤炭也好理解，侯卫东不太理解石
头是怎么回事，问道：“什么石头？”

秦书记指了指一处山坡，道：“青林
山上有很多石头，硬度很高。以前我接
待过地质队的，他们说这些石头可以烧石
灰，也可以制造水泥，还可以用来做铺路
的碎石。就是因为没有通公路，石头就成
了废物。”“既然是一座宝山，为什么不把
路修通？”“上青林乡是小乡，只有七千多
人，乡政府哪里有钱修路。前年上青林乡
准备提20个积累工，10个义务工，并向县
政府争取一点资金，准备将上山公路修
通。公路都勘测好了，正准备开工，县政
府就让上青林乡和下青林乡合并了。”

侯卫东脱口而出，“既然这样，我们
干脆就组织起来，把公路修通。”

秦大江老婆正在喂猪，听起两人谈
起修路之事，插嘴道：“如果有人能把公
路修起来，就是我们上青林的恩人。到
时我们全乡人都会念着他的好处。”

侯卫东不知修公路的艰难，又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更为了弄点实绩，急切地
道：“事在人为，当年红旗渠比这修公路
更难。我们七千人的上青林，就不能修
一条路？”“你当真想修路？”“是的，在何
红富家里，我就有了这个想法。何红富
虽然说的是歪道理，可是歪道理也是
理。从这点来说，上青林群众都有这个
想法。”侯卫东两眼冒光，热情洋溢道。

秦大江对侯卫东修路虽然不抱多少
希望，但还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将几年来
为了修路发生的事情简要地介
绍了一遍。

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
个心愿，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
落户安家，从此成为J市市民。得知国家为刺激

房产市场而出台“购房落户”政策，因共同利益，李子睿与颜
希晓走进婚姻殿堂，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以落户为目的，
三年过后，各走各途。而婚姻无儿戏，三年协议期满，他们
之间，是情尽，还是末路？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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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颜希晓有些难受
那句“你等我”让颜希晓

安稳地坐在沙发上等李子
睿，他既然那样说了，必然就
是有话要和她说。她打开电
视，J市台放的正是《我的名
字叫金三顺》，虽然她从不喜
欢看这样的电视剧，但是今
天，却看入了心里。突然发
现，这个金三顺，竟还有很多
与她相似的地方。

同样是“槑女”，同样是
契约形式开展了一段感情，
不过，金三顺还是比她好过
得多的，人家起码在最后收获到了与白马王子的幸福，而自己
呢？希晓可不对这一段婚姻抱任何期望，而且，她承认自己是

“槑女”，却不承认李子睿是白马王子。
对于她来说，李子睿只能是一头只会干活的犟驴子。说

话时不讲人情，工作起来不顾一切，训人的时候面无表情，一
副整个世界都欠他的欠揍样子。

可是，一集金三顺都放完了，那头犟驴竟然还没回来。
颜希晓有些难受，她歪在沙发一侧，狠狠地揪着抱枕上的

毛绒线，说不清楚那股憋闷自何而来，隐隐地竟有种被背叛的
感觉，但是背叛这个字眼一在她脑海里出现便被迅速抹了去，
背叛吗？她和李子睿这样的关系，怕还是用不上这么情深义
重的词儿来形容的。

其实，放到法律层面上而言，李子睿这样的举动或许能算
得上是“婚内背叛”的。

希晓越想越烦乱，干脆自抽屉里掏出他们订立的那个协
议，一条一条地以此评判李子睿今日的罪过。正当她认真地
为李子睿的举动找个罪名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出现在了她
的面前，微微牵扯嘴角，却再也不是笑如春风，反而有那么浓
重的苦涩：“怎么？忙着给我定罪？”

太过专注了，竟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希晓有些懊恼地咬
唇，继而抬头看他：“没有。我只是在想，你要不要给我个解释？”

“结果呢？你要不要我给你个解释？”在她面前的沙发上
坐了下来，李子睿不答反问，“你要不要解释？”

希晓摇头苦笑，将手中的协议摇得哗啦呼啦响：“不用。
这上面说了，我没有追究你隐私的权利。你能告诉我她是你
前女友，已经是仁至义尽。”

她还想说，对于你的那些缠绵浪漫我也不感兴趣。但是
想到说出来总有些小女人醋性大发的嫌疑，还是忍了下去。

他们这样的关系，实在不适合说那么亲密暧昧的话题。
“是吗？”李子睿笑笑，“那你呢？今儿晚上为什么这么晚

回来？”“加班。”颜希晓迅速给了两个字，并不想跟他说和岳潼
在一起吃饭的事情。他与岳潼关系那么尴尬，如果今天提了，
惹得他的心情更糟，让她整日面对这么张苦脸，反而不合算。

“加班这么久，肯定是很累了。”他站起身，似是不耐地扯
颈间的领带，“吃饭了吗？我怕你没吃，叫了外卖在厨房里。”

“吃了，谢谢。”感动于他突然的关心，希晓摆出一个笑容看他，
忽然又收敛了下去，“对了，李子睿，你前女友知道我们的事儿
吗？”“不知道，不用管她。”他语气里突然透着些烦躁，脱了西
装扔在沙发上，便径直走向卧室，颜希晓不知道他突如其来的
情绪来源于哪里，正有些委屈，却见他在即将踏进卧室的时候
倏然转身：“颜希晓，你觉不觉得我们的合同需要作些改动？”

“啊？改动？”“对，我想，对方是不是也可以……在不伤及对方
的感情下，探听一下彼此的隐私感情？”他定定地看着她，黑眸
在灯光的照射下竟有些神采奕奕，“你觉得呢？当然，我这是
本着彼此负责的原则才提出这个观点，你要是不同
意，完全可以质疑。”

他们开始帮着文秀找何刚
黑子和颜静走进来，脸色都不好看。

黑子找不到何刚，这亲哥哥就像一阵风似
的，说没就没了。他正听何大妈对文燕说
话，便嚷：“妈，我哥他根本没有出差，他是
让厂里开除了。我刚去了厂里。”

何大妈一听，傻了。黑子把妈扶住：
“妈，这一定是
文秀她妈捣的
鬼。”这句话使
大妈醒过神来：

“ 别 瞎 说 。”接
着，对文燕说：

“文燕，孩子们
不懂事，你别往
心里去啊。”文
燕很尴尬，黑子
和颜静也尴尬。

鸿 运 饭 庄
是唐山最大的
饭庄，也是历史
最久的饭庄，这

次周海光请梦琴和文燕一起吃饭，梦琴
觉得有点不自在。吃完饭，海光送文燕
去开滦医院，也想一起去看一下文秀，两
人在街上走，文燕半晌没话。

专家组考察结束，开始和地震台交
换意见。周海光的意见又和专家组的意

见冲突。谁也不能说服谁，大家都在认
真地摆自己的论据。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深夜，会议室
里还传来周海光的声音：“难道各位不认
为，在唐山出现过的异常，用和林格尔地
震来解释，似乎偏西；用大城四点四级地
震来解释，震级又小了点。所以我认为
唐山地震依然存在。”

文秀出院了，向国华和明月、文燕一
起接她出来。何刚走之前，留给她一封
信。“文秀，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你是
长长的丝线，我是永远的风筝。其实，我
是多么希望每天每夜时时刻刻守候在你
的身边，可遗憾的是，我必须离开，我没有
其他选择。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抱怨任
何人，我走之后，你要安心养病。假如有
一天命运可怜我们，让我们在合适的时候
相遇，我唯一的奢望，是你能够为我跳一
支舞，而我，依然会为你吹奏那一支曲子，
那支我经常为你吹，却没有名字的曲子。
现在，它有名字了，它叫——思念。”

文秀读完信，哭了。大病初愈的她，
执拗地离开了家，要出去找何刚。

周海光帮着印了几百张寻人启事，拿
给文燕。他们开始帮着文秀找何刚。文秀
去看何大妈，回家之后就开始收拾东西，

“文秀，你这是要干什么？”文燕着急地问。
“离开这儿，自己生活。”文秀头也不

抬。“你想去哪儿啊？”文燕问。“不知道，
我要去找何刚。”文秀仍不抬头，把衣物
往衣箱里扔。“你去哪儿找啊！”文燕按住
她的手。文秀抬头，泪痕满脸：“找遍唐
山，唐山没有，找遍全国，他到天上去了，
我到天上去找，他到大海里去了，我到大
海里去找。”文燕抱住她的双肩：“文秀，
听姐的话，好好在家养病，等病养好了，
姐陪你一起去找何刚，好吗？”

明月端着鸡汤上来：“文秀，这是妈
特意给你煮的鸡汤，快趁热喝了吧。”文
秀放开文燕，低头，继续收拾东西。

明月也有些急，问她这是要干什
么。“我要走，我不在家住了。”文秀低头
说。“文秀，你让妈省点心行吗？你不在
家住你去哪儿啊？”明月把鸡汤放在桌
上，急着问。“去哪儿都行，反正我不想在
这个家待了。”“不行，有我在，你别想出
这个家门！”“好了，我不走了，我哪儿不
去了，行了吧？”文秀像是疯了，又把衣箱
里的东西拿出来，往地上摔。边摔边哭，
边叫：“我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了，就是
死我也死在家里，这回你满意了吧？随
你愿了吧？我上学你管，工作你管，恋爱
结婚你还管，你管我一辈子吧！”

明月沉默了，母女三人都不说话，都
流泪。“妈，您先去吧，我和文秀收
拾就行了。”最后，文燕轻声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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